
自
古
以
來
，
華
人
信
邪
迷
信

講
風
水
。
趨
吉
避
凶
，
人
之
常

情
。
曾
記
得
香
港
有
位
鄧
姓
爵

士
慈
善
大
家
，
他
但
凡
做
生
意

出
門
，
凡
事
堪
輿
擇
日
，
在
世

數
十
年
以
來
皆
請
教
予
伯
勵
大
師
指

點
。
信
不
信
由
你
，
就
連
他
做
善
事

捐
款
興
學
建
醫
院
等
，
都
由
伯
勵
大

師
擇
定
吉
日
吉
時
哩
。
十
七
號
在
李

國
雄
飲
食
大
師
經
營
的
百
樂
門
國
際

宴
會
廳
九
龍
灣
新
店
開
張
典
禮
上
，

巧
遇
伯
勵
大
師
。
年
逾
九
十
的
他
，

依
然
神
采
十
足
，
談
笑
風
生
，
健
步

如
飛
。

投
機
市
場
迷
信
風
水
不
在
話
下
。

每
年
﹁
六
絕
﹂
警
世
語
不
由
你
不
有

所
警
惕
，
今
年
已
應
驗
了
。
至
於

﹁
七
翻
身
﹂
呢
？
七
月
就
還
只
有
一
個

星
期
而
已
，
主
觀
而
論
，
只
能
說
是

﹁
七
回
穩
﹂
罷
了
。
能
否
大
翻
身
？
得

看
看
李
克
強
總
理
經
濟
論
是
否
有
新
招
大
動
作

了
。
其
實
，
內
地
新
領
導
班
子
一
再
強
調

﹁
穩
﹂，
不
過
於
躍
進
。
就
其
﹁
底
線
論
﹂
解
讀

就
只
能
理
解
為
不
讓
﹁
沉
﹂
下
去
，
不
求
鯉
魚

大
翻
身
，
更
何
況
望
有
鯉
躍
龍
門
之
大
動
作

了
。環

顧
所
觀
，
綜
合
分
析
，
內
地
已
過
七
十
年

一
半
的
經
濟
實
況
，
事
實
上
，
亦
只
能
用
﹁
穩
﹂

字
來
形
容
，
全
球
都
在
尋
中
國
﹁
底
線
﹂
究
竟

是
保
七
？
保
七
點
半
？
但
肯
定
的
一
點
，
就
是

內
地
調
整
體
制
改
革
決
心
十
分
堅
決
。
擾
攘
了

多
年
的
房
屋
調
控
，
對
房
市
價
格
遏
抑
成
效
不

足
，
惟
房
地
產
市
道
的
打
遏
，
卻
正
如
我
常
強

調
的
，
好
處
未
見
卻
帶
來
打
遏G

D
P

增
長
的
負

面
影
響
。
股
市
和
樓
市
是
整
個
經
濟
兩
大
支

柱
，
房
產
市
場
牽
涉
很
大
，
正
所
謂
一
業
榮
百

業
榮
，
反
之
，
一
業
枯
則
百
業
也
枯
。
更
何
況

內
地
結
構
在
地
方
政
府
中
，
房
地
產
興
衰
還
涉

及
地
方
政
府
稅
收
問
題
哩
。
近
年
內
地
經
濟
放

緩
，G

D
P

增
長
能
否
保
到
七
將
成
環
球
聚
焦
憂

慮
點
。
看
情
況
，
內
地
當
局
理
應
也
明
白
房
地

產
的
重
要
性
了
。
放
寬
銀
根
，
扶
助
某
些
關
鍵

建
設
，
產
業
融
資
是
當
務
之
急
哩
！

上
次
到
墨
西
哥
旅
遊
是
去
年
小
女
兒
大
學

畢
業
禮
之
後
，
世
事
難
測
，
今
年
我
再
度
造

訪
瑪
雅
族
，
全
因
居
住
加
拿
大
多
倫
多
的
中

學
同
學
，
發
現
了
一
個
平
靚
正
的
旅
遊
套

餐
，
不
斷
游
說
我
完
成
三
場
﹁
宣
明
會
﹂
分

享
會
之
後
一
起
參
加
，
一
千
加
幣
連
機
票
八
天
七

夜
吃
喝
全
包
。
我
本
想
去
古
巴
的
原
意
打
消
了
，

全
因
她
的
一
句
：
﹁
我
拿
美
國
護
照
的
，
去
古
巴

算
犯
法
。
﹂

原
來
旅
行
社
連
飛
機
也
包
了
，
機
上
多
是
年
輕

男
女
，
和
帶
㠥
小
孩
的
爹
媽
，
航
程
三
小
時
多
，

時
差
相
距
一
小
時
，
我
們
半
夜
三
時
起
床
，
六
時

登
機
，
結
果
飛
機
延
誤
兩
小
時
，
原
因
前
一
天
多

倫
多
罕
有
的
下
了
一
場
大
雨
，
停
電
了
，
連
地
鐵

和
機
場
都
受
影
響
了
。

我
真
懷
疑
自
己
的
﹁
腳
頭
﹂，
所
到
之
處
，
天
氣

反
常
，
早
前
打
算
飛
卡
加
里
，
該
地
發
生
百
年
一

遇
的
水
浸
。
而
在
出
發
墨
西
哥
前
一
天
，
我
正
在

電
台
接
受
潘
宗
明
訪
問
玩
電
話
遊
戲
之
際
，
聽
眾

朋
友
大
叫
家
中
突
然
停
電
了
，
也
想
不
到
情
況
愈

來
愈
壞
，
聞
說
半
小
時
後
連
電
台
也
接
收
不
到
了
。

幸
好
，
墨
西
哥
天
朗
氣
清
，
色
彩
繽
紛
的
巨
型
旅
遊
巴
，

車
頂
放
了
幾
個
旅
行
箱
，
大
布
袋
、
水
果
和
蔬
菜
，
原
來
都

是
道
具
，
甚
有
氣
氛
。
夏
日
風
情
的
酒
店
，
房
內
雪
櫃
的
汽

水
啤
酒
，
任
飲
任
添
加
。
很
多
房
間
都
直
通
泳
池
，
小
孩
的

歡
笑
聲
最
迷
人
。
我
的
露
台
設
有
按
摩
池
，
浸
在
水
裡
聽
㠥

海
浪
聲
、
風
聲
鳥
聲
，
一
樂
也
。
偶
爾
天
上
一
架
小
型
降
落

傘
略
過
，
上
面
的
人
全
向
我
揮
手
，
好
玩
。

晚
上
，
酒
店
安
排
不
同
的
嘉
年
華
會
，
甚
至
忽
然
將
市
集

搬
進
空
地
，
大
家
高
高
興
興
地Shopping

，
還
有
小
孩
子
集
體

遊
戲
、
時
裝
表
演
、
民
族
舞
蹈
一
應
俱
存
；
最
可
喜
每
晚
都

可
選
擇
不
同
的
主
題
餐
廳
進
餐
，
西
班
牙
、
意
大
利
、
日

本
、
瑞
士
海
鮮
火
鍋
和
中
菜
等
等
。
廿
四
小
時
食
物
供
應
，

真
的
很
易
肚
餓
。

我
們
拜
訪
了
古
城
遺
址C

O
B
A

和T
U
L
U
M

，
四
處
均
有
祭

天
球
賽
的
場
地
，
雙
方
比
賽
，
勝
方
會
被
光
榮
斬
首
，
荒
廢

的
石
墟
當
中
，
仿
似
聽
到
陣
陣
喧
嘩
聲
和
嘶
叫
聲
，
心
中
不

寒
而
慄
。
另
一
天
參
加
了
任
吃
任
喝
的
水
上
樂
園
，
我
最
愛

在
河
流
上
漂
浮
，
逍
遙
快
活
。

轉
眼
回
程
了
，
多
倫
多
非
常
炎
熱
，
連
濕
度
計
算
足
四
十

二
度
，
又
是
我
把
熱
浪
帶
來
嗎
？
踏
出
機
門
，
我
想
去
按
免

費
雪
糕
機
，
唉
，
我
們
已
回
到
現
實
世
界
，
任
吃
任
喝
，
下

回
請
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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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提
醒
自
己
別
執
㠥
，
別
嘮
叨
，
話
說
一
遍
就

夠
了
，
人
家
不
聽
就
算
，
反
正
控
制
不
到
。

不
過
言
語
不
執
㠥
，
並
不
表
示
已
放
下
，
我
們

的
行
為
還
可
以
十
分
執
㠥
。
早
前
看
池
曲
薰
導
演

的
︽
祖
之
根
︾
紀
錄
片
，
講
日
本
岩
手
縣
一
位
老

人
佐
藤
直
志
，
在
三
一
一
海
嘯
後
，
居
所
被
毀
，
兒
子

遇
難
，
但
老
人
拒
絕
撤
離
，
堅
持
在
原
址
重
建
家
園
。

在
村
民
與
政
府
人
員
的
大
會
上
，
老
人
說
他
七
十
有
七

了
，
但
計
劃
用
三
年
時
間
，
親
自
再
把
木
房
子
蓋
起

來
，
到
八
十
歲
，
房
子
會
就
建
好
了
。

老
人
身
體
挺
硬
朗
，
坐
言
起
行
，
大
清
早
準
備
好
電

鋸
，
用
紫
菜
包
個
大
飯
糰
，
上
山
伐
木
蓋
屋
，
認
定
這

塊
木
造
樑
，
那
棵
樹
作
柱
，
又
下
田
插
秧
播
種
，
堅
持

在
做
活
中
找
到
生
存
下
去
的
意
義
。
跟
老
人
一
樣
，
村

民
也
有
很
多
堅
持
：
除
了
堅
持
不
走
，
鏡
頭
裡
還
見
到
每
人
家
中

不
管
破
壞
成
怎
樣
，
神
壇
都
必
為
新
魂
供
一
瓶
美
麗
的
鮮
花
。
村

郊
要
找
鮮
花
不
難
，
隨
便
採
摘
就
有
，
難
得
的
是
那
份
心
思
，
在

滿
是
泥
漬
的
破
房
子
，
傢
具
雜
物
亂
作
一
團
，
親
人
遺
體
未
有
下

落
，
但
仍
堅
持
供
上
齊
整
的
鮮
花
，
就
是
可
敬
的
執
㠥
。

我
們
很
多
時
驚
人
地
執
㠥
而
不
自
知
。
去
年
跟
友
人
去
揚
州

玩
，
回
程
時
順
道
去
鎮
江
跟
一
位
她
相
熟
的
當
地
校
長
吃
午
飯
。

那
天
早
上
很
冷
，
我
起
來
了
，
友
人
還
在
執
行
李
，
我
到
外
面
麥

記
吃
早
餐
，
問
要
不
要
給
她
帶
點
吃
的
回
來
，
她
說
只
要
杯
熱
咖

啡
就
可
以
了
。
我
於
是
買
了
杯
熱
拿
鐵
回
來
，
她
喝
了
幾
口
，
我

們
就
下
樓
退
房
。
她
一
手
拿
㠥
紙
杯
，
一
手
簽
信
用
卡
結
賬
，
不

久
校
長
的
司
機
來
接
，
我
們
上
了
車
。
她
又
一
手
拿
紙
杯
，
一
手

拿
電
話
跟
校
長
寒
暄
。
我
想
幫
她
拿
住
個
杯
，
她
執
意
不
肯
，
有

時
放
椅
上
，
有
時
自
己
拿
㠥
。

那
車
程
不
短
，
我
們
在
後
座
看
風
景
，
我
心
想
，
她
拿
㠥
那
杯

早
已
涼
掉
的
咖
啡
，
又
不
喝
，
究
竟
會
怎
樣
處
置
呢
？
個
多
小
時

後
，
車
終
於
到
了
鎮
江
，
在
約
定
的
飯
店
門
外
停
下
，
友
人
呷
了

最
後
一
口
涼
的
拿
鐵
，
把
那
紙
杯
丟
進
江
邊
的
垃
圾
桶
。
她
那
份

執
㠥
，
我
很
感
動
。

百
家
廊

王
大
慶

執 㠥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那
年
，
古
龍
尚
在
人
世
，
台
北
一
家
大
飯
店
開

幕
，
中
菜
館
特
別
宴
請
他
試
吃
，
同
席
有
高
陽
和

來
自
香
港
的
倪
匡
等
知
名
作
家
。
甜
品
吃
完
之

後
，
飯
店
總
經
理
領
大
廚
謁
見
，
詢
問
菜
式
如

何
。
古
龍
客
套
說
好
。
倪
匡
卻
問
要
聽
真
話
抑
客

套
話
，
總
經
理
說
當
然
是
聽
真
話
，
不
好
嘛
就
改
進
；

倪
匡
即
舉
起
大
拇
指
說
：
﹁
好
，
好
極
了
！
那
麼
珍
貴

的
材
料
，
弄
得
這
麼
不
好
吃
，
這
功
夫
可
是
一
流
。
﹂

結
果
是
主
客
不
歡
而
散
。

這
故
事
見
於
薛
興
國
一
部
新
書
︽
人
間
食
神
︾︵
香

港
：
中
華
書
局
，
二
○
一
三
年
七
月
︶。
薛
興
國
由
此

而
引
出
元
朗
的
大
榮
華
來
，
能
以
普
通
食
材
卻
燒
出
好

吃
的
菜
式
，
要
訣
只
有
兩
個
字
：
用
心
；
並
云
倪
匡
若

一
吃
大
榮
華
，
必
會
說
：
﹁
那
麼
普
通
的
食
材
，
燒
得

這
麼
出
色
好
吃
，
功
夫
真
是
一
流
。
﹂

這
部
書
可
見
薛
興
國
的
﹁
用
心
﹂。
他
所
寫
的
不
外

是
雞
鴨
鵝
鴿
、
鹿
豬
牛
羊
、
河
海
產
類
、
米
麵
素
菜
這

些
日
常
食
材
，
但
一
到
他
筆
下
，
可
不
同
了
，
歷
史
來

了
，
文
化
來
了
，
故
事
來
了
，
在
在
使
人
在
味
蕾
享
受

之
餘
，
還
有
﹁
另
一
種
精
神
享
受
﹂，
這
是
舒
非
的
評

語
。與

薛
興
國
同
服
務
一
院
校
，
一
周
中
總
有
一
兩
次
偕
往
附
近
的

食
肆
吃
中
午
飯
。
這
位
老
兄
，
亳
無
﹁
美
食
家
﹂
本
色
，
對
那
些

碟
頭
飯
，
從
不
揀
擇
，
也
無
惡
評
，
飯
到
就
張
口
，
湯
到
就
牛

飲
，
風
捲
殘
雲
。
如
此
本
色
，
是
普
羅
大
眾
的
﹁
市
井
吃
相
﹂

吧
。
他
說
，
做
一
個
美
食
家
是
很
辛
苦
的
，
因
為
要
挑
食
，
又
要

懂
得
烹
飪
，
如
台
灣
的
焦
桐
；
他
不
挑
食
，
烹
調
只
懂
皮
毛
。
他

除
應
酬
時
吃
鮑
參
翅
肚
、
大
魚
大
肉
外
，
平
時
吃
的
都
是
﹁
普
羅

大
餐
﹂。

但
，
他
對
食
有
研
究
，
古
今
中
外
的
食
譜
、
食
的
故
事
，
他
都

有
涉
獵
，
更
深
入
民
間
搜
羅
鮮
為
人
知
的
食
掌
故
。
在
︿
屏
山
雞

飯
﹀
中
，
他
除
了
介
紹
怎
麼
煮
，
還
說
了
一
個
元
朗
鄧
族
代
代
相

傳
﹁
死
要
吃
﹂
的
逸
聞
。
﹁
屏
山
雞
飯
﹂
其
香
無
比
，
但
以
薑
蔥

炸
的
雞
油
，
飯
裡
的
雞
塊
也
加
了
薑
㡡
，
十
分
燥
熱
，
鄧
家
有
名

病
號
喚
偉
亭
，
醫
囑
禁
食
，
他
卻
受
不
住
誘
惑
，
就
算
吃
死
，
都

要
吃
，
結
果
死
了
，
究
竟
吃
了
多
少
煲
才
吃
死
，
已
無
從
稽
考
。

這
類
吃
的
故
事
，
薛
興
國
記
錄
甚
多
，
卻
不
忘
考
證
。
如
東
晉

的
書
法
大
家
王
羲
之
，
少
年
時
目
睹
一
老
婦
熟
練
的
搓
㠥
餃
子

皮
，
把
餡
包
上
，
跟
㠥
向
牆
那
邊
的
廚
房
一
扔
，
餃
子
不
偏
不
倚

落
在
鍋
裡
。
王
羲
之
大
為
歎
服
，
請
教
老
婦
如
何
練
成
這
手
功

夫
。
老
婦
說
：
﹁
熟
練
五
十
載
，
深
練
需
一
生
。
﹂
王
羲
之
登
時

開
竅
，
終
成
書
聖
。
薛
興
國
說
這
故
事
是
杜
撰
的
，
他
引
︽
中
國

麵
點
史
︾，
指
在
晉
朝
時
根
本
還
沒
有
餃
子
，
至
唐
代
才
出
現
。

﹁
人
間
食
神
﹂
何
所
指
？
能
吃
，
能
不
計
較
食
材
珍
貴
否
粗
賤

否
，
能
燒
出
色
香
味
俱
全
的
菜
式
來
，
就
是
﹁
食
神
﹂，
﹁
神
﹂

能
化
腐
朽
為
神
奇
；
而
識
吃
，
識
品
嘗
，
識
吃
出
文
化
來
，
也
是

﹁
食
神
﹂，
薛
興
國
就
是
這
類
﹁
食
神
﹂。
本
人
啥
都
不
是
，
只
是

﹁
大
食
男
﹂
而
已
，
故
常
喜
隨
﹁
食
神
﹂
搵
食
。

用心的食神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有
幾
樣
﹁
名
食
﹂
本
是
中
國
之
國

粹
，
如
﹁
拉
麵
﹂
和
﹁
小
籠
包
﹂
皆
源

自
大
中
華
，
但
時
至
今
日
都
給
播
種
在

外
地
並
後
來
居
上
，
變
了
客
鄉
大
過
原

主
人
了
。

中
國
人
皆
知
﹁
天
下
拉
麵
出
自
蘭
州
﹂，
而

小
籠
包
之
老
祖
宗
則
是
上
海
近
郊
之
南
翔
。

但
今
時
今
日
誰
都
說
﹁
拉
麵
﹂
以
日
本
為
最

正
宗
，
小
籠
包
舉
世
稱
冠
則
是
台
北
鼎
泰
豐

了
。實

際
上
兩
樣
都
是
半
世
紀
前
過
大
江
大
海

由
大
江
南
北
帶
出
到
其
他
地
方
去
的
。
一
九

四
九
年
後
國
民
黨
敗
退
台
灣
，
北
方
子
弟
流

落
於
阿
里
山
，
由
一
眾
北
方
子
弟
經
軍
中
服

員
，
家
小
無
以
為
生
，
紛
紛
在
鬧
市
一
角
或

家
小
駐
在
地
﹁
脊
村
﹂
出
來
擺
小
販
或
開
家

庭
式
小
店
，
販
賣
北
方
家
鄉
早
點
小
食
而
漸

次
生
意
做
大
而
成
為
一
個
小
企
業
的
，
最
明

顯
有
山
東
人
根
據
北
方
老
鄉
式
賣
牛
肉
麵
發

展
至
今
﹁
台
灣
牛
肉
麵
﹂
成
為
了
台
灣
特

產
﹂。
另
一
方
面
，
台
北
市
永
康
街
口
鼎
泰
豐
油
莊
東
主

用
鮮
肉
做
餡
包
小
籠
包
蒸
好
零
賣
，
出
了
名
成
為
台
灣

名
產
，
全
台
開
了
十
幾
家
，
更
自
號
是
﹁
南
翔
小
籠
包
﹂

之
老
祖
宗
，
賣
到
全
中
國
南
北
各
省
市
都
有
小
籠
包
專

門
店
，
由
後
代
分
支
折
返
祖
家
做
其
老
祖
宗
了
。

這
兩
樣
一
麵
一
包
都
是
北
物
南
移
，
再
北
上
成
新

勢
，
由
上
世
紀
打
一
場
仗
而
南
征
北
伐
作
了
一
次
中
原

南
北
之
國
內
之
旅
。
時
至
今
日
全
國
大
城
市
之
人
更
皆

說
拉
麵
和
小
籠
包
都
是
以
台
北
原
產
的
最
正
宗
，
吃
的

人
都
是
數
典
忘
祖
，
多
不
知
其
身
世
來
源
了
。

此
外
，
有
上
海
朋
友
很
懷
念
他
們
滬
幫
早
點
﹁
四
大

天
王
﹂
之
滋
味
，
並
說
香
港
上
海
人
愈
來
愈
多
，
為
何

小
籠
包
和
拉
麵
都
能
被
習
慣
地
接
受
，
而
﹁
四
大
天

王
﹂
卻
流
行
不
起
來
呢
？
若
果
流
行
性
再
強
一
些
，

他
就
會
和
一
些
滬
籍
老
鄉
開
一
片
﹁
四
大
天
王
﹂
連

鎖
店
，
一
年
半
載
之
後
一
定
能
似
小
籠
包
在
省
粵
佔

一
席
位
也
。

老
友
所
說
的
﹁
滬
幫
早
點
四
大
天
王
﹂，
是
指
豆
漿
、

油
條
、
燒
餅
和
粢
飯
，
但
阿
杜
說
﹁
早
點
四
霸
﹂
香
港

早
有
白
粥
、
油
條
　
油
香
餅
和
腸
粉
作
先
行
，
早
已
領

導
了
早
點
一
個
世
紀
，
外
來
客
很
難
取
代
這
些
地
頭
蟲

了
。

猛虎難及地頭蟲
阿　杜

杜亦
有道

思　旋

思旋
天地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隆
達
古
城
面
積
不
大
，
但
遍
布
風
格
各
異

卻
融
為
一
體
的
建
築
，
這
在
伊
斯
蘭
教
、
猶

太
教
與
天
主
教
三
大
文
化
交
匯
的
安
達
魯
西

亞
並
不
罕
見
，
然
而
，
在
隆
達
老
城
區
這
樣

的
彈
丸
之
地
，
能
集
中
表
現
出
來
，
㠥
實
讓

人
驚
訝
。
這
裡
的
聖
母
瑪
利
亞
主
教
堂
最
初
曾
是

清
真
寺
，
十
五
世
紀
被
天
主
教
徒
們
毀
去
大
半
建

築
、
在
原
址
修
起
了
天
主
教
堂
。
當
遊
罷
教
堂
主

殿
退
出
時
，
側
翼
的
壁
畫
仍
可
瞥
見
東
方
氣
韻
，

圓
拱
穹
隆
也
與
教
堂
的
哥
特
式
塔
樓
風
格
相
異
。

除
了
新
橋
、
舊
城
區
的
教
堂
，
隆
達
新
城
區
內

的
鬥
牛
場
，
同
樣
享
負
盛
名
，
是
西
班
牙
最
古
老

的
鬥
牛
場
之
一
。

十
八
世
紀
中
葉
，
徒
步
鬥
牛
盛
行
於
西
班
牙
南

部
安
達
魯
西
亞
地
區
。
隆
達
的
木
匠
法
蘭
斯
哥
．

羅
梅
羅
︵Francisco

R
om
ero

︶
是
將
鬥
牛
職
業
化

的
人
，
也
是
第
一
個
使
用
紅
色
披
風
鬥
牛
的
人
，

更
是
﹁
鬥
牛
之
父
﹂
佩
德
羅
．
羅
梅
羅
︵P

edro
R
om
ero

︶
的
祖
父
。
佩
德
羅
是
西
班
牙
史
上
殺
牛

最
多
、
唯
一
沒
有
受
傷
、
能
全
身
而
退
的
鬥
牛
士

︵
一
七
七
一
到
一
七
九
九
年
的
二
十
八
年
間
，
共
殺

五
千
六
百
頭
牛
。
︶，
亦
是
西
班
牙
史
上
最
偉
大
的

鬥
牛
士
。
因
為
有
羅
梅
羅
家
族
在
鬥
牛
場
上
的
豐

功
偉
業
，
讓
隆
達
成
為
西
班
牙
鬥
牛
的
聖
地
。
據
說
，
精
彩

刺
激
、
讓
人
血
脈
賁
張
的
鬥
牛
表
演
，
還
吸
引
了
早
年
周
邊

的
山
賊
，
甘
冒
被
捕
的
危
險
，
前
往
觀
賞
。

對
鬥
牛
一
向
沒
有
特
別
感
覺
的
我
，
也
免
不
了
踏
入
鬥
牛

場
的
重
門
。
新
古
典
主
義
風
格
的
建
築
，
出
自
新
橋
的
同
一

位
設
計
師
。
逛
一
圈
鬥
牛
博
物
館
，
在
看
台
上
凝
望
空
蕩
蕩

的
競
技
場
，
惟
有
平
整
黃
土
的
機
動
車
在
懶
洋
洋
地
跑
㠥
，

腦
海
中
浮
起
揮
動
㠥
紅
色
披
風
的
鬥
牛
士
與
蠻
牛
搏
鬥
的
情

景⋯
⋯ 最古老的鬥牛場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七回穩」

再遊墨西哥

蘇州黃橋在相城區內，相城區歷史悠久，因春
秋吳國大臣伍子胥在陽澄湖畔「相土嘗水，象天
法地」而得名。「相土嘗水」是了解土質和水
情，「象天法地」指觀天象和看風水。這是伍子
胥科學的建城大綱。《吳越春秋》記載：「子胥
乃使相土嘗水，象天法地，造築大城，周回四十
七里。陸八門，以象天八門；水八門，以法地八
聰」。
歷史的老人走過2500多年後，現今的蘇州黃橋

人在經濟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依然按照古人的遺
訓，學習、掌握社會人文與自然科學知識，古城
建設遵照科學規律。大力修繕和恢複歷史文化保
護街區以及古村落等原生態人居環境，讓昆曲、
古琴等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弘揚光大，在依法
保護文化古城的基礎上，精心打造出一座具有深
厚文化內涵的生態之城。「濕地公園」、「梅花

園」、「花卉植物園」等一批生態旅遊景點把黃橋
扮靚成了一座天然的綠色之園，其中尤為令人讚
歎的是綠色明珠「荷塘月色濕地公園」。
應在相城區工作的外甥之邀請，我來到了黃

橋。位於黃橋太陽路路南的「荷塘月色濕地公園」
佔地5000多畝，時逢7月，荷塘裡300多種精品荷
花差不多全部綻放，紅色、粉色、白色、花色、
橙色、複色、淡紫色等五彩繽紛的花色和單瓣、
複瓣、重瓣、千瓣、重台等多種花型全部展現在
我們的面前。滿池的荷花給我們帶來「荷花風前
暑氣收，荷花盪口碧波流」、「接天荷葉無窮碧，
映日荷花別樣紅」的自然美景。漫步濕地公園，
荷花水景植物展示觀光棧道、百米荷韻文化長
廊、遊船碼頭、荷塘垂釣中心、蓮香品茗館、荷
花餐廳、荷塘風情燒烤堤、荷花仙子雕塑、荷文
化展示館、觀景塔等十多個特色景點從我們眼前

一一而過，如此豐富的文化內涵和聖
潔如玉的荷花世界，讓我心裡覺得一
片寧靜和安然。蘇州與荷花的淵源可
謂源遠流長，300多年前的蘇州，就
把每年農曆六月廿四日定為「荷花生
日」，紅男綠女成對結對前往池裡划
船賞荷，飲酒賦詩。吳王夫差更是在
此為西施鑿建「玩花池」。戰國時期
四公子之一，楚相春申君——黃歇就
曾在相城開闢「荷花蕩」，擴種楚
藕，開發水域，使吳地成為了賞荷採
蓮的風雅之地，這就為荷塘月色積澱
了豐厚的吳地荷文化淵源。
夕陽西下，明月升空，兩千畝荷塘

在五彩繽紛綵燈的點綴下更是風情迷

人，一株株亭亭玉立的荷花就
象一個個楚楚動人的少女，帶
㠥羞澀的笑容隨㠥清風不停地
向遊客致意。在月色朦朧中欣
賞高低錯落、風情萬種的荷
花，再透過清香碧綠的荷葉，
反觀天空中時隱時現的明月，
耳邊飄蕩㠥悠揚的江南絲竹，
真不知此時是在人間還是在天
上。信步踏上荷塘中的木棧
橋，置身「田田」的荷葉中，
與千姿萬態百般嫵媚的荷花仙
子零距離接觸，更是讓人心曠
神怡。荷花這種隨處可見隨水
而安的植物，對我來說太熟悉了。有人讚美它的
樸實，平易近人、無所要求、四處為家。有人敬
佩它的品質，堅貞、純潔、無邪、清正，低調中
顯現出了高雅。真可謂「身處污泥未染泥，白莖
埋地沒人知；生機紅綠清澄裡，不待風來香滿
池。」然而，在那月色朦朧綠野浮動的視覺掩映
裡，還有一些寓意在我的腦海裡時隱時現，荷花
對我來說實在是一種蘊涵豐富的花。它不僅是平
民之花、君子之花、聖潔之花，還是友誼之花。
荷花相傳是王母娘娘身邊一個名叫玉姬的美貌侍
女，只因看見人間男耕女織、成雙成對、恩恩愛
愛，動了凡心，在河神女兒的陪伴下偷出天宮，
來到杭州的西子湖畔。西湖秀麗的風光使玉姬流
連忘返，忘情地在湖中嬉戲，到天亮也捨不得離
開。王母娘娘知道後用蓮花寶座將玉姬打入湖
中，並讓她「打入淤泥，永世不得再登南天」。從
此，天宮中少了一位美貌的侍女，而人間多了一
種冰清玉潔傳播友誼的荷花。由於「荷」與「和」
諧音，故中華傳統文化中經常以荷花作為和平、
和諧的象徵。如今，千千萬萬的荷花仙子在黃橋
荷塘落戶生根，為黃橋增添了新的亮麗，為黃橋
走向世界擔任友誼的使者。

「荷塘月色美黃橋，連天碧葉生機盎。」古鎮
黃橋在快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曾付出過巨大的代
價，化工企業的排放對環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
壞，河道廢棄，綠草難生，天空霧霾，鳥兒離去
⋯⋯新世紀的陽光冉冉升起，黃橋人痛定思痛，
認識和正確運用自然規律，審時度勢，重新認識
到這塊土地獨特的資源價值和開發方向，將綠色
定為黃橋經濟社會發展的生命線，定為黃橋的生
命色。投資上億元建立起污水處理廠，接駁周邊
近50家電鍍、線路板企業排污管道，日處理工業
廢水1.5萬噸，全部達標排放。將300多個沉降魚塘
和200多畝荒灘廢棄河道一舉改造成國內規模最大
的以荷花為主題的城市濕地公園，集生態旅遊、
休閒觀光、荷文化產業、科普教育和濕地保護於
一體。再現了江南水韻荷香清麗意境，成為蘇州
濕地水景後花園。終於迎來了「柳暗花明又一村」
的燦爛前景。
「十里荷香惹人醉，萬鴨歡唱黃橋謠。」別有

風味的「荷塘月色濕地公園」不但再現了蘇州賞
荷民俗風情，而且在水韻荷香裡蘊藏㠥黃橋人民
如意吉祥、幸福安康、攜手共建和平繁榮的和諧
世界的禪機。

十里荷香惹人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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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這書，是讀食，也是讀文化，趣味

盎然。 作者提供圖片

■坐船賞荷。 網上圖片

■荷塘中的木棧橋。 網上圖片


